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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在禄口医院

旁边的一处民房，记者见
到卞年生时，他陪着脸色
蜡黄的妻子正以泪洗面。
空荡荡的室内，没有一件
像样的电器。今年 59岁的
卞年生，患有心脏病、糖尿
病、脂肪肝、风湿病，严重

的风湿病让他的许多关节
病变，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连腰也难直起来。

卞年生说，他的老婆马
忠英原是堂哥的妻子，堂哥
意外去世后，32岁的他和马
忠英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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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第 7年，卞年生和

马忠英有了一个女儿，此时
堂哥留下的两个孩子年龄
也大了，于是他带着妻女搬
回了自己的老家，和年迈的
母亲一起居住，身有疾病的
他仅靠种地和打工为生，艰
难地养家糊口。

在女儿两岁时，马忠英
患上胆结石，借钱到医院进

行了切除手术。此后马忠英
经常生病，自 1988年至

2006年，马忠英就做了3次
胆结石、胆管手术，一次胃
部分切除。

2002年，卞年生那低矮
的房子成了危房，外面下雨
屋内也“下雨”。卞年生虽
借钱买了一辆助力车，但身

体不好，开车带客也挣不到
多少钱。他说，他现在的生
活来源，主要就是每月400
元的低保。

去年 4月，不幸再次袭
来，马忠英被查出急性胆囊
炎。卞年生好不容易凑齐了

马忠英的治疗费，做了胃部
分切除、胃空肠吻合手术。
妻子手术后并发症连发，经
常要住院治疗，让他的家庭
更是一贫如洗。

今年 6月 29日，马忠

英在禄口医院又检查出肠
梗阻、胆管炎、肠粘连、胃

溃 疡 等 多 种 严 重 疾 病 。
“我现在还欠禄口医院

2000多元呢。”卞年生忧
伤地说，他只好将妻子接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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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年生的女儿今年 21

岁，正在南京某高校上大
一。说起女儿，卞年生控制
不住情绪呜咽起来。

去年，在马忠英生病住
院手术时，正紧张迎战高考
的女儿，突然从学校消失
了。第二天，女儿从上海打

来电话说，自己已到上海打
工，准备挣钱给母亲看病。
被带回家参加高考的卞艳，
考出了544分的好成绩。但
面对录取通知书，卞年生和
妻子却难以言笑，他们深深
地为女儿的学费发愁。幸好

学校给卞艳办了助学贷款，
让她如愿以偿地踏进了高
校的大门。
“前天，孩子到医院又

说，她要退学出去打工为
妈妈治病。”卞年生说，他
和妻子听到女儿这话，心

如刀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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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妻子被病痛折磨的

身躯，卞年生愁容满面，他
突然萌生出一个念头。“我
宁愿用我的眼睛和肾，换妻
子的健康。”

卞年生说，如果救不了
妻子，等妻子去世后，他将
把妻子的遗体捐献出去，给

有关部门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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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进小区一次就收
5块钱，我进货每天进出四

五次，我这生意还不完蛋
啊！”邢先生在南京来凤小
区做粮油生意，自家的小面
包车每天从来凤小区1号门
进出好几次，然而昨天早上，
他的车却被保安拦在外面，
因为“进出一次交5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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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9点半左右，来

凤小区1号门栏杆外，堵着
10余辆小型面包车，只剩下
一个小小的过道供行人进出，
几名保安站在门口严阵以待。
“不交钱就不让进，我

们都是小区的业主，自己家
的车也进不去，这像话吗？”
几名业主站在门口和保安
们理论，而面对众多质问，
保安们则一直沉默。就在记
者采访时，突然从小区1号
门的门卫室里传来一阵阵

尖叫声和哭喊声。原来，因
为停车费的问题，业主杨女
士找物管工作人员理论，和
小区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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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有物价局的

批文，否则不会收费。”南京
英纳尔物业公司来凤小区管
理处办公室孔主任向记者出
示了一份由秦淮区物价局批
准的批文，其中第二条标明：
“停车服务收费标准：以每
月每辆计算，小汽车地面车

位停车为130元，临时停车
收费为每辆每次5元。”

孔主任说，“我们已出
租了118个车位给业主，余
下的一些车位作为临时车
位，收取进入车辆的临时停
车费。”他表示，物价局的批

示早已下达，“公示5天了，
今天才开始正式收费。”
“我们本有份预案，专门

针对临时卸货的车辆，可通过
进出换证的办法，1小时内免
费。”孔主任称，但后来物价
局批复中并未提及1小时内
一定要免费，“只是同意临时
车辆停靠是5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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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联系了南京

市物价局房产处，一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南京仍然实
行1小时内免费停车，物价
部门的批复上，很少细致到
提及 1小时内不收费，“小
区停车收费应该按照南京市
物价局 2005年 58号文的

规定来执行，此规定上有小
区停车1小时内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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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随着“嘎吱”一声
响，秦淮区夫子庙街道小西

湖社区朱雀里的一棵 30年
树龄的泡桐树倒下了，大树
砸坏了四家房屋，还险些伤
到人。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早
在两个月前，居民就发现了
大树倾斜欲倒，并向绿化管
理部门反映，可是最终大树

还是“自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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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1点 10分左

右，一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
树砸向了民房。

事发时，家住朱雀里 12
号的夏先生就站在门口，看

见大树轰然砸下，吓得目瞪
口呆，赶紧掉头往家跑。眨眼
间，树干树冠就将门口3米

宽的巷子堵得严严实实，横
下来的大树有20多米长，一
根约 40厘米粗的树枝砸在
他家房顶上，瓦片掉在家里，

险些砸到人。
等安静下来，几家住户

才敢出门。朱雀里12号和13
号两家都被枝干砸中屋顶，开
了“天窗”，这些解放前盖的
老房子，连屋顶吊顶里面的陈
年积尘都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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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

棵大泡桐树，树干底部直径
超过 1米。朱雀里 11号的
诸先生遗憾地说：“可惜了
这棵大树，我们周围七八家

都靠它阴凉。”
据诸先生称，这棵树是

他家在1977年种下的，后来
他家也在树旁盖了间房，建
了小院子，成了屋包树。

诸先生说，树种下去时，
他和邻居还常修剪树枝，后
来越长越大，就没法修剪了，
也没有园林部门来帮着修

剪。“树大招风”，两个月前，
一场大风把这棵树刮歪了，
树干倾斜近30度，地下的树
根受树干倾斜牵连，把地砖
都给拱起来了。

据居民们称，当时他们就
向秦淮区园林绿化所反映，工

作人员也来了，只是看了看就
走了，没有说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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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为难啊，现在提

倡护绿，不让个人锯树，可社
区里的树又没有人管！”朱
雀里的居民们说。记者从小
西湖社区了解到，该社区以
老房子居多，对于里面的许
多大树，他们也缺乏好办法，
目前大多是听之任之。

记者了解到，大树“自
然”倒后，绿化管理所赶来
把树干锯断拖走了。至于被
砸坏的民房补偿问题，绿化
管理所表示，他们只负责公
共绿地、街道绿化、主次干道
的绿化，而社区的树木不在

他们的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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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咣！”昨晚，茫茫大雨中，一

辆装菜的脚蹬三轮车被一辆
公交车撞出六七米。骑三轮
车的卖菜女30多岁，躺倒在
大街中央，血从头部流出来，
顺着雨水往街边淌去。

惨祸发生在南京理工大
学门前的胜利村路。一辆52

路公交车停在一个路口，副
驾驶座前的挡风玻璃已经
全碎。车前洒落着满地的玻
璃，玻璃中间有一只女式凉

鞋，和满地的西红柿、黄瓜。
受伤女子躺在车前四五米

处，她身边一辆三轮车的前
轮已被撞变形。

公交车司机吴某蹲在街
边的树下，不停大口抽闷
烟。他说，当时大约晚上 8
点钟，下着很大的雨，他开
着空车自北向南行驶。就在
这个路口，他与一辆小车会
车，“刚会完车，一辆迎面行

驶来的三轮车突然在车前
转弯，我连刹车也来不及。”

在街边躲雨的市民陈先
生目击了事故的整个过程，

他说公交车当时时速大概
在 30到 40公里之间，而三
轮车就是在这个路口转弯
时被撞的。

据了解，伤者被送到医
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她
的丈夫，一个面孔黝黑的

中年男人站在医院门口，
浑身战栗着，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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